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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的很多山都叫“仙”。这方水

土，似乎总将峻拔的山峦与缥缈的仙

气、古老的传说联系在一起。而在众

多“仙”之中，邓阜仙尤为特别——它

因唐代邓道人在此羽化飞升的传说而

得名，坐落于湘东钨矿之畔，经历了从

农耕集市到工业繁华，从革命烽火到

资源转型的完整历程。它是一处地理

坐标，更是一部浓缩了个人生计、时代

脉搏与国家记忆的立体史书。

●曾经的“小香港”

残夜将尽，东方的天际终于透出

一丝淡淡的白，宛如一把出鞘的倚天

长剑，划破了漆黑的夜幕，脚下的山路

总算依稀可辨。

父亲将手中几近燃尽的火把往路

旁的大石头上猛力一磕，那旧竹扫把

扎成的火把本就只剩指头大小的火

星，被这狠劲一震，顿时熄灭了。父亲

喃喃自语：“过了金竹垅，前面就是邓

阜仙，那时天也就大亮了。”说罢，他不

自觉地加快了脚步，我亦紧跟其后，一

路喘息。

翻过两个山头，那座高耸的大山

赫然在目。此时天已全亮，山脚下的

城市恰好从沉睡中苏醒，一幅充满烟

火气的画卷徐徐展开：耳畔先是传来

几声邈远的鸡鸣犬吠，随即是陆陆续

续的人语喧哗，紧接着，此起彼伏的汽

车轰鸣与喇叭声奏响了清晨的交响

曲，最后，震耳欲聋的广播声如波浪般

在空气中层层震荡。

终于赶到邓阜仙了！

父亲和我仿佛受到了莫大的鼓

舞，兴奋地朝山脚奔去。即便胸口剧

烈起伏，嘴里喘着粗气，汗水迷糊了双

眼，恨不得立刻撂下担子瘫倒在地，但

我们依然没有放慢脚步。因为我们必

须一鼓作气，赶在开市前抵达山脚下

的湘东钨矿集市，占个好摊位，顺利卖

掉肩上的货物，换回一家人的生计。

这是我儿时去汉背湘东钨矿赶集

的场景，这一幕，早已深深烙印在脑

海，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我的故乡——茶陵县八团乡梯垅

村，紧挨着茶陵汉背湘东钨矿。乡亲

们每每采了杨梅、冬笋，或是自家丰收

了花生、红薯、南瓜等农产，想要换几

个零花钱，最好的去处便是这汉背湘

东钨矿集市。虽说周围还有火田、高

陇等集市，但路途遥远不说，还得搭上

坐班车的钱，对于把一分钱掰成两半

花的农民来说，着实不划算。更何况，

那些地方逢农历一、四、七或二、五、八

才开市，像杨梅这种娇贵的山货，根本

等不起。

汉背湘东钨矿则不同，这里不仅

天天有集市，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矿山

工人工资高、福利好，生活讲究，对农

村的绿色土特产格外青睐，总能让我

们卖个好价钱。这是老一辈总结出的

生活智慧：赶集，首选湘东钨矿。

提到湘东钨矿，那在当时可是鼎

鼎大名。家乡人每每提及，脸上总挂

着羡慕。那里繁华热闹，宽敞的马路、

整齐的房舍，集市、百货商店、新华书

店、汽车站、俱乐部等一应俱全。在乡

亲们心目中，这里的繁华程度不亚于

县城，工人们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更

是引发了大家无限的向往，这里简直

就是湘东边陲的“小香港”。

●仙山、钨矿与红色烽火

茶陵湘东钨矿，其大概是指由邓

阜仙至鸡冠石之间的区域，系武功山

山脉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内山脉连绵

起伏，富含钨矿。

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邓阜仙既得奇峰之高险，更沾“仙人”

之灵气，可谓得天独厚。邓阜仙原名

阜山，海拔 1090米。传说唐天宝年间，

洛阳道人邓班芝云游至此，结庐修道，

后羽化飞仙，后人为纪念他，改山名为

“邓阜仙”。作为湘东钨矿南端的屏

障，它也是这一带的最高峰。每逢日

出，绚烂朝阳必先照射山头，故有“屹

然高出半天，日出必先射焉”的记载，

人称“邓阜朝阳”。因兼具仙家灵气与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秀美，邓阜仙

声名远播，引得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宋代孙栻曾在此刻苦攻读，后官至龙

图阁大学士，山上留下的“孙龙图读书

旧址”至今供人瞻仰。《茶陵州志》亦不

吝赞美：“茶陵胜迹，邓阜第一。”

若说人文是邓阜仙的魂，那矿藏

便是它的骨。宋代末期，战乱四起，有

贼寇在西南面险峰环抱中觅得一坪安

营扎寨，年深日久，寨子不复存在而留

下瓦砾堆，故而后人称此坪地为“瓦子

坪”。数百年后的民国八年（1919 年），

道人陈锡麟欲在瓦子坪兴建清源寺，

破土时挖出类似乌金的石块，送省城

长沙化验，方知是钨矿石。次年，长沙

人粟戡时在此投资雇工采掘。虽受限

于作坊式浅表开采，产量有限，但据统

计，从投产至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里

总共出产了 1500余吨高锡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民

政府领导下，隶属于中央重工业部的

湘东钨矿正式成立。开采方式迎来革

新，至 1955年，邓阜仙矿区已实现机械

化开采。在国家的重视下，湘东钨矿

分别于 1964 年和 1973 年被冶金部列

为推广矿山机械化的重点单位。从上

世纪五十年代初至 1980 年，国家累计

投资 3000 多万元，井下年综合生产能

力提高至 33 万吨，湘东钨矿为祖国建

设贡献了 3.25 亿元的总产值，上缴利

税达 8982万元。

可以说，无论是旧时的邓阜仙钨

矿，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湘

东钨矿，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前途和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连。

井冈山斗争期间的“高陇战斗”，

丰富了毛泽东的游击思想；红八军的

“九渡冲伏击战”，有力配合了第四次

反“围剿”，捍卫了中央苏区政权。而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则是时任湘赣省

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的一出“智斗

计”。

当时，谭余保设下巧计，让已被我

党争取的开明绅士周纪勋全力配合，

在邓阜仙铲除了茶陵县保安团副团

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谭省吾。

周纪勋原系八团乡梯垅村人氏，

是茶陵境内赫赫有名的大财主，受谭

余保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

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认识到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是中国的前途

和希望之所在，于是慷慨解囊相助，援

助了枪支弹药、医药物品及紧缺生活

物资共计大洋一万元。

为了纪念他和谭余保的这段往

事，他还作诗自嘲道：“跳出封锁入深

林，筹饷练兵煞苦心。老夫私笑身价

重，人值千金我万金。”孰料，此举惹恼

了谭延闿的远房族侄谭省吾，他恶人

先告状，向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告发了

周纪勋。

为了保护周纪勋，谭余保事先跟

他商定好了计谋。等谭省吾来梯垅周

府探访周纪勋，周纪勋假称愿意送出

他名下“和记钨矿”的一条矿脉给谭省

吾作为答谢。谭省吾大喜过望，当场

要求周纪勋带他去邓阜仙勘查以便日

后交割。

当他们一路翻山越岭赶到邓阜仙

时，早已是又困又渴又乏，周借机邀请

谭进仙寺休息参观，支走了谭的随行

士兵。士兵们在寺外准备饮山泉时被

装扮成工人的革命战士控制起来了。

而进寺的周纪勋和谭省吾也被谭余保

当场擒获了。谭余保故意说成周纪勋

是带着谭省吾向他来寻仇的，不得已，

周纪勋又得向谭余保缴纳了一笔买枪

的“保命钱”。

而谭省吾呢，为了活命也只好将

自己和士兵带来的枪支弹药统统交给

了谭余保的队伍，共计长短枪三十二

支，子弹三百五十发。可是谭余保借

故说子弹不够数，非得要谭省吾立下

字据，日后让八团小英田碉堡送来五

百发子弹，方肯放了谭省吾及他手下

一干人。如此一来，谭省吾便坐实了

“以枪济匪”的罪名，最终被湖南省政

府主席何键缉拿归案。这一计，既除

了恶狼，又充实了军备，真可谓大快

人心。

●矿区新生

遗憾的是，进入 21世纪，随着矿产

资源日渐枯竭，加之市场经济浪潮的

冲击，湘东钨矿最终关停，完成了它的

历史使命。昔日的繁华不再，喧嚣归

于沉寂。

青山不语，却默默承载了所有的

过往。

邓阜仙留下了仙人飞升的传说，

留下了孙龙图读书的佳话，更见证了

中国共产党艰辛的革命历程，见证了

湘东钨矿工人热火朝天的奋战场景，

见证了共和国由弱变强的脚步。当国

家日益强大时，它就像一位为了哺育

儿女耗尽心血的老人，该停下脚步歇

歇了。于是，它一转身，将沸腾的群山

归还给静谧。

然而，沉寂并非终结。这里留给

人们的，依然是一个大好世界。

革命年代，这里在血与火中孕育

光明；建设时期，这里留下了无数矿工

最难忘的青春年华。而今，借着“乡村

振兴”的东风，利用湘东钨矿遗留的矿

山遗址和采矿设备，发掘深厚的红色

资源，这里正着力打造湘东的文旅名

片 ，将 成 为 推 动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的 新

引擎。

邓阜仙有好世界。这里曾有过传

说，也有过传奇故事，更有过让后人不

应该忘记的光辉历史，仿佛这里弥漫

着的革命战争的硝烟还未曾散去，采

矿工人战天斗地写下的不朽诗篇依然

铭刻在大地上，以及都市的繁华和灯

红酒绿时时浮现于眼前……

而今，它涅槃重生，正以另一种崭

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这样的世

界，依然是美好的。

又游状元芳洲
李奇虎

总有些地方，如同一本被岁月浸染的诗集，静置于

生命的某个角落，只待你在某个清晨，再次将它轻轻翻

开。于我而言，家乡醴陵的状元芳洲，便是这样一页清雅

的诗笺。趁着深秋一个周末的晨曦，我怀着几分久别重

逢的雀跃，踏上了这条重温旧梦的漫游之路。

晨光是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师，正以最温柔的笔触，

为这座小城细细描摹。我沿着蜿蜒的“一江两岸”风光带

缓缓而行。渌江，这条家乡的母亲河，在晓雾与曦光中悠

然苏醒，水面漾开碎金般的光斑，静谧而安详。江风挟着

深秋特有的清冽扑面而来，仿佛能涤净肺腑之间积攒的

都市尘嚣。

沿途的风景，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属于醴陵的动态

《清明上河图》。垂钓者们早已占据了临水佳处，如雕塑

般凝神静气，目光紧锁着水面浮子的每一丝微动，那份

一丝不苟的专注，本身就是一种对生活无言的虔诚。不

远处，一位吹唢呐的大爷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鼓

着腮帮，面色酡红，偶尔迸出一两个“跑调”的音符，非但

不显突兀，反为这清晨平添了几分率真的野趣，令人会

心一笑。或许，这未经雕琢的声响，比任何完美的乐章都

更贴近生活的本真。

倚着江栏吹萨克斯的年轻人，则为这画卷添上了另

一抹亮色。悠扬的曲调如流水淌过心间，成了此刻最浪

漫的背景音。远处，是广场舞的天地，那些被戏称为“资

深美女”的阿姨们，正舒展着优美的舞姿，她们整齐划一

的动作，既是对岁月温柔的礼赞，也是对年华优雅的回

应。还有太极拳的舒缓从容，扇子舞的翩跹灵动，以及跑

步者、散步者交织的匆匆步履……这方水土，俨然一个

露天的百姓舞台，每一种生命姿态都在此自由呼吸、尽

情绽放，共同交响成小城清晨最和谐的乐章。

信步走上那座承载了无数记忆的渌江古桥，桥面石

板已被光阴之手打磨得温润如玉。凭栏远眺，江水悠悠，

历史的帆影仿佛仍在眼前穿行。穿过古桥，不觉间，此行

的目的地——状元芳洲，已然近在眼前。

记忆的潮水悄然涌来。上次到访，竟已是十多年前

的 2012 年，光阴流转，恍如昨日。穿过那道标志性的月

形拱门，便一步踏入了与尘嚣温柔相隔的另一方天地。

洲上绿意葱茏，水杉笔直挺拔，如列队的卫士，以昂扬之

姿指向苍穹；香樟撑开巨大的伞盖，在地上投下斑驳陆

离的光影；最令人心动的，是那桂花，虽已过盛放花期，

清冷的空气中却仍有丝缕暗香浮动。那是一种需要用心

捕捉的、幽微的甘甜，轻易便勾起了心底最柔软的乡愁。

树影婆娑之下，是另一番闲适的人间景致。老者们

围坐石桌，或在扑克牌的方寸世界里运筹帷幄，或于楚

河汉界的棋盘上默然对弈，每一步起落都沉淀着人生的

智慧。亦有三五成群的晨练者，举着手机，兴致盎然地录

制着短视频，将这份闲情逸致借由网络，分享给远方的

亲友。更多的人，则是在此流连，将自己的笑靥与这片刻

的风景定格，化为永恒的纪念。

我沿着依水而建的栈道缓行，目光越过渌江，投向

对岸。那里，是古色古香的楼亭商业街，飞檐翘角，朱栏

画栋，浓郁的烟火气为那条闻名遐迩的美食街注入了灵

魂。谈及家乡，总绕不开“三宝”：烟花、瓷器与醴陵小炒。

尤其是醴陵炒粉，更是声名远播，引得萍乡、长株潭乃至

周边县市的食客纷至沓来。空气中弥漫着炒粉与小炒肉

交融的霸道香气，锅铲与铁锅的铿锵合奏，正是这座城

市最动听的交响。一碗镬气升腾的醴陵炒粉，一盘鲜辣

下饭的小炒肉，慰藉的不仅是辘辘饥肠，更是无数游子

萦绕于心的乡情。

行至洲的深处，巍峨的状元阁赫然在目。它不仅是

芳洲的点睛之笔，更是醴陵文脉的象征，无声地诉说着

这片土地自古以来“状元及第、文运昌盛”的人文期许。

举目四望，青云桥近在咫尺，透过古桥的圆拱望去，现代

化的醴陵大桥与之交叠映现。一古朴，一现代；一如玉带

横卧，一如银龙飞架，共同将渌江两岸紧密地绾合。桥上

川流不息的车辆，正是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脉搏，承载

着繁荣，也奔向着未来。

再将目光放远，仙山公园的望江楼，如一位沉静的

守望者，巍然屹立在五老峰顶。晨雾如轻纱缭绕，使得楼

阁于云蒸霞蔚间更添几分神秘与庄严。在我心中，它不

分春夏秋冬，不惧雨雪风霜，始终为“中国瓷城”守护着

一方安宁，也见证着这片土地在新时代日新月异的成长

与变迁。

伫立渌江之畔，凝望着这一江秋水、两岸新景，心潮

亦随之起伏。故乡的肌理，在传承与创新中愈发丰满。从

静谧的芳洲到喧腾的美食街，从古老的石桥到飞架的通

途，从自得其乐的市民到远道而来的游客……这一切，

共同勾勒出一幅传统与现代交融、宁静与活力共生的动

人画卷。

我为我的家乡醴陵而骄傲。这份骄傲，不仅源于它

享誉世界的花炮与瓷器，更源于那流淌在寻常巷陌、浸

润于百姓日常的、鲜活而蓬勃的生命力。而状元芳洲，便

如一枚加盖在渌江之上的温润印章，为我此次归来，烙

下了最深情的注脚。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

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八百多年前的一个暮春，南宋“中兴四大诗

人”之一的杨万里，在旅途中偶遇了一场烂漫春

光，挥毫写下了这首传唱千古的《宿新市徐公

店》。

许多人吟诵此诗，却鲜少有人知道，诗中那

个让诗人流连忘返的“新市”，以及那位雅致的

“徐公”，与湘东的攸县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

系。翻开泛黄的族谱与县志，我们惊讶地发现，

杨万里（字庭秀，号诚斋）不仅是攸县的过客，更

是这片土地的“亲历者”与“守望者”。

从吉水到攸水

杨万里是江西吉水人，但他与攸县的缘分，

首先建立在浓于水的血脉亲情之上。

据《吉水湴塘杨氏族谱》与攸县《管塘杨氏

族谱》互证，早在南宋初期，杨万里的族叔杨承

祖（人称六郎）便已迁居攸县，成为管塘杨氏的

开派支祖。对于这位远在湘东的族叔，杨万里

怀有深厚的情感，曾作《赠六郎承祖公迁居攸县

界》二首，字里行间满是关切。

这种宗族情谊，并未因山水阻隔而淡薄。

杨万里还曾写下《送奔医时亭往攸县省觐》，记

录友人或亲族前往攸县探亲问药的场景。可以

说，攸县对于杨万里而言，并非举目无亲的异

乡，而是藏着他家族记忆里的“第二故乡”。

史料记载，杨万里一生中至少两次深度踏

足攸县。

第一次约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 年）前后，

杨万里由赣州司户调任零陵县丞。他选择了一

条充满诗意的路线：从家乡吉水出发，翻越巍峨

的罗霄山脉，经由莲花进入攸县境内的鸾山、新

漕等地。那是年轻的诗人第一次顺攸水而下，

经新市、入洣水，再转道衡阳。彼时的攸县山

水，定给他留下了初识的惊艳。

第二次则是在绍熙三年（1192 年），这一年

杨万里已是花甲之年，任江东转运副使。因刚

直不阿得罪权臣，他被外放赣州。虽然后来他

称病辞官未去上任，但在往返途中，他再次过境

攸县。

这两次驻足，杨万里不仅留下了足迹，更留

下了《将至醴陵》《舟过安仁》等诗作。他的目光

扫过湘东的田野与驿道，将这片土地的风物永

远定格在了宋词的韵律之中。

徐公店里的暮春绝唱

在杨万里与攸县的众多交集中，最令人津

津乐道的，莫过于《宿新市徐公店》的诞生地之

争。虽然学术界对“新市”的归属尚有异议，但

攸县新市老街遗存的证据，却为这段公案提供

了最有力的注脚。

宋代的新市，地处攸水中游，是醴陵至攸县

驿道上的繁华商埠。据考证，杨万里当年下榻

的“徐公店”，其主人正是南唐名臣徐铉的后

裔。徐氏一族辗转迁徙至攸县新市，世代书香

传家。

想象那一日，暮春三月，杨万里行至新市。

此时的攸水两岸，油菜花开得铺天盖地，金黄与

翠绿交织。诗人下榻徐公店，在此曾见儿童追

蝶，诗兴大发，于墙壁上题诗两首。

最妙的是，店主徐公本是儒雅之人，见墙上

墨宝清新脱俗，不仅未加责怪，反而惊叹不已。

他特意寻来碧纱，将诗句小心笼罩保护。这一

“碧纱护诗”的雅事，不仅保全了千古名篇，更见

证了攸县作为“耕读之乡”对文化的敬重。徐公

店的遗址直至抗战时期方毁于战火，它在攸县

土地上伫立的数百年时光，便是这段历史最沉

默也最雄辩的证人。

文化的厚度，不仅在于史书的记载，更在于

民间的口耳相传。在攸安古官道必经的菜花坪

镇菜塘村，至今流传着“树根桥”的传说。

相传当年杨万里赴零陵上任途经此地，遇

溪水暴涨阻路，作祟者乃是一青蛙精。杨万里

一行焚香祷告，劝其弃恶扬善。诚心感召之下，

青蛙精化作一座凌空跨越的树根桥，助诗人

渡河。

故事虽有神话色彩，却折射出百姓对这位

清廉诗人的爱戴。如今，那座鬼斧神工的树根

桥依然横亘溪上，它不再是神话的遗存，而是历

史的隐喻——证明了杨万里曾真实地走过这里

的山水，他的身影已化作当地文化地层的一

部分。

诚斋诗魂融攸水，宗亲情谊系管塘。

从泛黄的族谱记载，到新市老街的菜花黄

蝶，再到乡间流传的树根桥传说，杨万里与攸县

的缘分，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地理停驻，升华为一

种精神的羁绊。这位南宋诗杰的名字，如同流

淌不息的攸水，滋养着湘东这片热土，成为我们

引以为傲的文化印记，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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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成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的新市徐公店

邓阜仙
一座山的大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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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湘东钨矿红楼是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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